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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人把这部作品看作一部本土化的《达?芬奇密码》，错！
    简单明快的节奏、智慧风趣的语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作者要打造的不仅仅是最平民化、最中
国化的文化潮流，更是要把这种潮流引上一个新的起点⋯⋯    有人把这其中的幽默看作周星驰搞笑，
错！
    没有“无厘头”的低俗，而只是让你在最简单的文字中尽情地欢笑，之后，你会感觉到有一根很细
、很锐的针在你的心脏上扎了一下，先是一麻，随之迅速传遍你的全身很疼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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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福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旅俄作家，一代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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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天降飞贼　　一　　坐落在莫斯科西南部的伊凡大帝钟楼，高大突兀直指云端。
这样的一个建筑不能不让人生出一些想象来：那里面一定藏着一些什么。
　　外国人的教堂里是从来不缺乏宝物的。
莫斯科人就传说，属于全俄罗斯教会最值钱的宝物，全藏在钟楼最上面的两层。
别的都不说了，单在夜晚，你抬头往上看，会有彩色的光晕从里面发出，那是宝石和夜明珠的光芒。
真正宝石和夜明珠的光芒，箱子和柜子是锁不住的。
　　藏宝当然要藏起来的，如果明晃晃无人不知地摆着，那不是在考验莫斯科小偷们的忍耐力吗？
小偷并不会因为财宝是教堂的，就不去偷。
　　但是，当你走近伊凡大帝钟楼，走近了看一看，就会明白无论怎样本领高强的江洋大盗也休想爬
上伊凡大帝钟楼，除非你会飞。
不过光飞还不够，还得变成一只猫：那几乎高入云端的窄窄的条状的窗口，人是钻不过去的。
猫能。
但猫们不爱财宝。
　　更何况，院子里还有两条比豹子还要大还要强壮的恶犬苗米和苗姆，天一黑就把它们放出来。
而它们的机敏、聪明和责任感又给人以确信：哪怕你是神仙，也别想无声无息地接近钟楼。
苗米和苗姆是由法国斗牛犬与西伯利亚牧羊犬杂交而成，凶猛异常是不用说，并且蔑视传统与规则：
它们不叫，扑向敌人时不发出一声信号。
有一次，一个不知深浅的小贼从围栏上翻了进来，苗米和苗姆只一口，两条胳膊，咔嚓一下，就给咬
断了。
断了的意思是连骨头都碎了。
　　伊凡大帝钟楼，最显著的特点是它82米的高度。
在全市大大小小三百多座和全国三千多座教堂中，再没有哪一座可以望其项背。
沿着它内部狭窄的旋转式的小楼梯爬上钟楼的顶层，会给你一种突然的豁然开朗：俯瞰全莫斯科城，
周边30俄里以内尽收眼底。
由此足可推测，古人建造它的时候，一定把战备的因素也考虑了进去。
它绝对可以堪称全世界最高的烽火楼。
　　仅有高度是不够的，伊凡大帝钟楼的出名还有它那无与伦比的坚固性。
拿破仑军队大炮的平射和希特勒飞机自上而下的轰炸，都没有撼动它。
它高高屹立的样子就像个倔强的老人。
从1543年建成以来它奇迹般地躲过了种种劫难，历时5个多世纪，直到今天它还那样令人叹服地屹立着
。
　　有一种说法，伊凡大帝钟楼之所以能躲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而不毁，全是耶稣基督的保佑
。
这说法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公正的上帝不可能厚此薄彼地只“保佑”钟楼而不保佑那些曾被炮弹炸得
粉身碎骨的教堂。
实际上，剔除那些幸运的成分以外，钟楼设计合理、结构坚实，那看似笨重无比的花岗岩石精密的组
合，才是它能屹立至今的关键所在。
　　1812年，拿破仑攻下莫斯科后，忽一日，他手下一队士兵憋得发腻，便决定拿钟楼上的大钟来取
乐。
　　大钟不在钟楼的顶层，而在第四层与圣约翰教堂连接的部位。
　　伊凡大帝钟楼由两部分组成：钟楼与教堂。
　　伊凡大帝钟楼上的钟，也能占些全俄罗斯之最：最大和最多。
钟楼上共吊着33座大钟，其中最大的一口名为圣母升天大钟，重4000普特。
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乘以4000，想想吧，那该有多么重！
俄国人一向以大为美，但很多人仍不明白造这么大个家伙有什么用，大得都有些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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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难怪战场上也照样浪漫的法国人，要拿它寻开心：给它几炮，看能咋样。
结果可想而知，大钟在一片或许悠扬悦耳的响声中化为一地碎片。
　　没关系，大钟毁了可以再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让人担心的是钟楼这座古老建筑。
还好，拿破仑10公斤一个的炮弹落在它的身体上“嘣”一下就如弹个脑瓜崩。
　　伊凡大帝钟楼说白了就是个古城堡，它的防御体系固若金汤。
萨布林大主教没有理由不安心睡觉。
当然，睡着或睡不着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二　　今夜，雨特别大，而且还伴随着一道道吓人的闪电。
这与九月天气显得格外的不相称，也显得有一些怪异⋯⋯　　萨布林·维塞洛夫黑衣大主教一生中有
一大半的时间在中国的哈尔滨度过，另一半时间被困在前苏联的劳改营里。
到1993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五，他已是70岁的老人了。
并且他的面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二十多年劳改营严酷的生活环境摧垮了他曾经有过的强壮体魄
。
两条腿弯曲了，严重的关节疼痛每每在风雨之夜折磨得他无法入睡。
胃也不好，总是莫名其妙地疼。
在劳改营中经受二十多年折磨没有一个人的胃会是健康的。
　　萨布林大主教是在后半夜时分，被他的胃和关节共同联手，把他折磨醒了，去了趟卫生间，以后
就再也无法入睡。
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声，如果没有病痛的折磨，那听起来应该像是一首诗，是诉说他坎坷而奇异的人
生的一首诗，主基调沉重又荒谬。
不过当一切苦难都已过去之后，回首往事居然还有那么多的东西叫人留恋和珍惜。
　　大主教早已看破生死。
他甚至想过早一些结束自己的生命去见上帝。
一生从没做过亏心事，尤其没有出卖过灵魂，他相信死后会进天堂。
天堂里有多少快乐和幸福他没有过多考虑，只求上帝能重新给他个好身体。
　　3点15分，大主教刚要进入梦乡时，忽然间他觉得有一样什么东西顺着钟楼光滑的外墙在爬。
也可能是错觉，他拿不大准，恍恍惚惚的。
把灯打开后，除了淅淅沥沥的雨，再也听不出什么了。
他打开了窗子。
雨声骤然地大起来。
黑幽幽的院子里，能看见亮晶晶的水洼。
沿墙的几盏照明灯，都被树影遮住了。
远处还有朦朦胧胧的街灯，昏昏欲睡的样子。
不见一个人影，也不见一辆车。
　　大主教关上窗子，又重新躺下了。
　　大主教似睡非睡地又躺了两个多小时，6点钟时，他起来了。
早起差不多是所有上了岁数的人的习惯。
洗了一把脸，他走出了房间，要出去透透气。
清晨到院子里散步，也是他的习惯，顺便也把院子里的落叶扫一扫。
秋天了嘛，沿着院子的围栏，长着一圈的钻天杨。
后院还有一棵挨一棵的桦树。
　　雨停了，这很好。
但是要扫树叶是不可能了，一层层金黄色的叶子都被水泡上了。
他沿着石头铺就的小径转了两圈，忽然觉得好像是缺了一点什么东西，却又想不起来是少了什么。
人老了常犯这毛病。
　　修士瓦洛佳走出来了。
瓦洛佳除了负责教堂里的事务，还担负院子里卫生的打扫和看护好苗米和苗姆两条狗⋯⋯　　倏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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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子，大主教想起他忘记什么了：每天清晨他一走出教堂的大门，苗米和苗姆必定摇着尾巴列队迎接
他。
它们先是立在台阶下面，把头仰起，好像在对他说，首长好。
还等不及他还一句好，两个家伙已迫不及待地跃到他身边来，对他表示亲昵，用热乎乎的舌头舔他青
筋凸暴的手。
以后就一左一右跟着他散步。
天天如此，从无例外。
　　萨布林四处张望，不见苗米和苗姆的踪影，便开始预感到有些什么不对头了，有一些紧张起来。
这时正好瓦洛佳走到他跟前来，便问，苗米和苗姆在哪里？
你昨天晚上没有把它们放出来吗？
　　瓦洛佳是狗的“监护人”，瓦洛佳说，昨晚他把狗放出来了，不会错的。
萨布林又问，那怎么不见它们？
瓦洛佳答，我也奇怪呢。
　　瓦洛佳说着就直奔后院去了。
狗窝在后院。
萨布林也跟了过去。
　　当他们跑到后院的时候，两条狗正躲在窝里，畏畏缩缩、一副犯了错误的样子。
狗有这种天性，犯了错误它们自己知道，头低下去，情绪也不高，怕惩罚的样子。
萨布林和瓦洛佳相互瞅瞅，都觉得这太蹊跷了，两条狗能犯什么错误呢？
　　瓦洛佳喊它们出来，喊了好几声，两条狗才耷拉着脑袋，很不情愿地走出了窝。
在苗米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闪闪发光，镶着绿宝石和镂金的圣诞节彩蛋。
　　大主教和瓦洛佳面面相觑，两个人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
　　瓦洛佳从狗脖子上把那彩蛋摘下来，与大主教仔细辨认之后，两个人都感到背上咝咝地冒凉气。
原来那个彩蛋曾是伊凡大帝的心爱之物，价值连城是不用说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本来在钟楼最顶
端的密室里藏着，怎么现在跑到了苗米的脖子上呢？
　　感觉是共同的——那是一个让他们觉得不可能发生和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钟楼被盗了！
　　三　　红星区刑侦支队小队长安德烈刚走进办公室，雨衣上的水珠还没甩干净呢，头儿就把他喊
去了，对他说，伊凡大帝钟楼昨天夜里出事儿了，丢了什么东西，你去看看吧。
　　丢了什么呢？
安德烈问。
不过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断定自己要挨骂了。
　　头儿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头儿长得高高大大。
在头儿的脏话还没有从嘴里甩出来之前，安德烈就一溜烟地跑出去了。
　　可当他逃到了楼梯上的时候，头儿的大嗓门甩出的语言炸弹，还是直追了过来：丢了什么东西？
亏你说得出口。
要是我什么都知道，还要你们干个屁！
　　头儿的脾气越来越坏，安德烈能够理解，1993年的俄罗斯，各种各样的案子如“雨后春笋”，压
得人喘不过气来。
所以，无论是谁，想没脾气都难。
　　安德烈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纯种的俄罗斯人，而他，安德烈他“老人家”一眼看上去却像个中国人
。
黑头发黑眼睛是不用说了，鼻子也该大不大。
于是同事们都喜欢叫他安德烈。
正因为这一点很多同事经常开安德烈的玩笑：你母亲肯定有过外遇，而且外遇的对象肯定是个中国人
。
　　还在少年的时候，安德烈就曾对自己的长相问题求教于母亲，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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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父亲的回答斩钉截铁：你母亲对我的忠诚绝对是百分之百的。
　　安德烈的长相问题给同事们平添了很多话题。
还有一些同事们说：亲爱的安德留什卡，如果在生你之前你妈妈没有外遇的话，那肯定是遗传基因问
题了，肯定是你奶奶的奶奶的奶奶，曾被拔都或拖雷的蒙古兵非礼过。
当然了，如果身体强壮，也不排除你奶奶的奶奶的奶奶，非礼过人家蒙古兵小伙。
一定是这样的。
基因这个东西不一定非得直接就传下去，有时要隔几代才能显现出结果。
　　对于同事们的种种断言，安德烈都将信将疑。
不过每当同事们把他的身世同那古老的东方相联系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都会升腾起一股神秘的感觉
，崇高又甜蜜。
当年读大学时，如果不是中苏关系正紧张着，他一定会选学外交和中文，以求将来有机会去中国转一
转。
心里话，他巴不得自己奶奶的奶奶的奶奶，被蒙古兵非礼过或非礼过蒙古兵，这样他去中国的理由就
充分了：寻根。
　　马上奔三十的安德烈结过婚，但没过多久就离了。
耍光棍的他每天的时光是这样度过的：早晨8点钟去上班，到晚8点也许更晚些才能回到家。
每天6小时工作制和社会主义劳动健康保障法从来都没有被他认真执行过。
到家后吃口饭，跟母亲说上几句话，看看电视，就准备睡觉了。
不过，躺床上以后，他一定要把那本《俄汉口语对话》小册子翻上那么几页，才好安然进入梦乡。
小册子是他在街头书摊上买的，中俄边贸热，这类简单会话的小册子很多。
至于学它干什么，安德烈并没有认真地想过。
他只是感到亲切。
　　安德烈人缘很好。
领导对他的印象也相当不错。
业务熟练是不用说了，从警十年却没染上任何不良嗜好，这相当不容易。
他不吸烟、不酗酒，也不乱找女人，上班还从不迟到。
不过，关于这一条，上班从来都是早到而不晚到，是优点还是缺点，值得商榷。
　　安德烈的同僚们，那些有经验的小队长们，都是宁可在大门外靠着，让日头晒着和让风雨淋着，
也决不提前一分钟走进区警察局的大楼。
小队长们的顶头上司大队长，永远都是谁先在他面前出现就把最苦最倒霉的差使交给谁。
　　安德烈不是不了解头儿的这个毛病，可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脚。
所以挨骂对他来说简直就像“家常便饭”一般的正常。
　　四　　开始的时候，安德烈并没有意识到伊凡大帝钟楼的窃案会对改变自己命运起到什么转折的
作用。
他是以一颗平常心接下这个案子的——盗窃案、杀人案、抢劫案、强奸案、诈骗案，当警察的每一天
接触的不都是这些东西吗？
但是命运这个东西谁也说不清楚，一些毫不起眼的事情往往就能够改变很多的东西。
比如现在的安德烈，当他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他的命运已经在悄悄地改变。
当然，那只是在无形中的⋯⋯　　查看完了现场，安德烈的心里基本上就有谱了。
可是经验告诉他还是先不动声色为好。
再说，好奇心也确实强烈地驱使他要借机看一看伊凡大帝钟楼到底藏了多少宝物和都是些什么宝物。
开开眼总是好的，开开眼，将来退休了，没事儿干了，写回忆录时，就会增加不少精彩内容。
　　但是人家不给他看。
人家——失主的代表修道士瓦洛佳明确告诉他，我们已经反复查看过了，您没有再看的必要了。
我们只丢了一幅画，除此之外什么都没丢。
　　这让安德烈扫兴。
　　“一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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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一幅什么画呢？
”　　“费奥凡·格列克的作品，‘神的忧虑’。
”　　安德烈惊奇地“哦”了一声。
他尽管对艺术不是内行，但费奥凡·格列克的宗教画价值连城却是一种常识。
　　“真品还是赝品？
”他问。
　　瓦洛佳的眼睛瞪大了，一副被污辱了的样子：“先生您怎么可以这样问？
如果是赝品的话，还有必要把您请来吗？
”　　安德烈故意不理不睬：“这么贵重的东西说没就没了，有什么能证明它确实被盗了呢？
”　　瓦洛佳终于被惹火了，连珠炮似地说出一番话来：这幅画刚刚于一个月前才转移到我们这里，
经过了我们大主教的手，圣约翰教堂所有的神职人员也都看见了。
我们把它藏在钟楼顶层的秘室里了。
而现在它没了，不翼而飞了，这就是证明，您还要什么证明呢？
难道要我们自己去把这画儿找回来再给您看，才算是证明吗？
　　安德烈满意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刚才你气了我一下，现在一报还一报，扯平了。
不一会儿他又问了瓦洛佳一句：“除了一幅画，真的就再没有丢失别的东西？
”　　瓦洛佳很坚决地回答：“没有，真的没有。
”　　安德烈说：“这就奇怪了，盗贼完全可以顺手牵羊多拿走一些东西，比如宝石，比如夜明珠，
他为什么就不拿呢？
”　　瓦洛佳摇头，说他也不知道。
　　安德烈又问他：“你怎么看这个案子？
说说看，别有顾虑。
”　　瓦洛佳迟疑了一下，他当然明白安德烈话里的意思。
　　“从理论上讲，”他说，“盗贼应该是破窗而入。
可实际上⋯⋯”　　“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
”安德烈接过他的话说，“给你个云梯，你也爬不上伊凡大帝钟楼的顶层——是这样吗？
”　　安德烈拍了拍瓦洛佳的肩膀，传达出去的信息很明确，我们警察可没把你当外人。
其实安德烈心中早已有数，按照惯例来说名画失窃一定是内部人干的。
内部人早瞄好了那幅画，抽冷子把它盗走了，为了转移视线，故意把钟楼的窗子打开，伪造出让人以
为有盗贼进来了的样子。
说真的，这种幼儿园水平的小伎俩安德烈见得多了。
　　安德烈单刀直入了，问瓦洛佳：“说说你的意见看，谁最可疑？
”　　瓦洛佳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谁都不可疑。
”　　安德烈说：“那就奇怪了，谁都不可疑，画儿怎么会没了呢？
”　　瓦洛佳圆睁的眼睛有一些茫然。
他真的感到奇怪无比。
　　安德烈又拍了拍瓦洛佳的肩膀，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对他说：“我之所以问你，是为了加快破案的
时间，你不知道也就算了。
这也怨不得你，生活中有许多人外表是正人君子，实际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不过，无论他们怎样伪装，在科学的照妖镜面前都必将原形毕露。
”　　安德烈对瓦洛佳说：“你等着看我给你亮绝活儿吧。
”　　其实安德烈的绝活儿不过是指纹断案而已。
手段平凡却十分管用，自从1905年苏格兰传教士亨利·福尔兹宣布了世界上绝没有两个人的指纹是一
样的这个真理后，历时百年，完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安德烈要把圣约翰教堂所有26个人的指纹全取下来，再跟窃贼的指纹两相对照，谜底不就真相大白了
吗？
　　然而，百密一疏，安德烈大约忘了大主教是什么身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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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全部25个人的指纹都取下了，剩最后一个人时，遇到了麻烦，萨布林大主教死活不配合，还气得
要死。
他苍白的常年不见阳光的面孔由于激动都变得扭曲了。
还拍桌子，颤巍巍鹰爪子一样的手指头指着安德烈嚷嚷，他的人格被污辱了。
还说警察愚蠢，说我一个70岁的人了怎么可能自己偷自己？
！
你们这些警察，长着脑袋是干什么用的，光吃饭吗？
　　在整个分局里，安德烈可算几个脾气最好的警察之一了。
很少有人见他发火。
然而即便如此，大主教也让他动气了。
随他去的两个帮手更是早已怒容满面。
警察们是谁？
什么叫警察？
在安德烈的眼里，如果说还留有一点儿尊重的话，那仅仅因为萨布林是位70岁的老人。
　　但即便如此，有修养的安德烈仍是较好地展示了他的自控能力，没有马上采取行动，把大主教像
按倒一只干巴老公鸡那样按倒，再把他的干巴鸡爪子拽出来，在印色盒上按那么一下子——没有，安
德烈没有这么做。
事后看安德烈这么做真是做对了。
他给他的头儿打了个电话做请示，说大主教不配合怎么办？
还顺便问了一句主教这一级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干部，科级还是处级？
　　头儿——那个早晨刚刚骂过安德烈的人，听罢安德烈的请示，回了一句话，吓得安德烈一哆嗦：
　　我告诉你安德烈，萨布林那老头别说你我，连卢日科夫都得让他三分。
卢日科夫这个人你听说过吗？
！
　　卢日科夫，大名鼎鼎的莫斯科市长，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安德烈怎么会没听说过？
　　可是，安德烈分辩，他不让取指纹怎么办？
　　动动你的猪脑子！
电话那一头吼。
　　撂下电话，安德烈觉得心里头舒服了不少。
他就是这样一个怪人，每次挨骂心里都舒服。
他有他的一套理论，上司骂你（尤其骂粗话）那是没拿你当外人。
怕的是上司当面不骂你背后骂你，那你小子的末日就快到了。
　　上司一骂他脑袋当即就清醒了，一方面觉得自己该骂，一方面马上对他的一个手下耳语一番，让
他开车快回局里一趟。
　　他又跟瓦洛佳闲扯，闲扯是耗时间。
问人家瓦洛佳，你们这些修道士都不结婚，那么性生活怎么解决呢？
　　瓦洛佳的脸拉下来，显然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
　　“那好，我们换个话题，”安德烈说，“你们被盗的这幅画估计能值多少钱，大约？
”　　“少说一百万美元。
”　　安德烈着实吓了一跳。
所谓费奥凡·格列克的宗教画价值连城，他原以为也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比喻，却没成想会值这么多钱
。
由此看盗贼不再偷别的东西，也不是没有道理。
百万美元，够一个人活几辈子了。
　　手下回来了，跑得气喘咻咻。
　　安德烈重见大主教萨布林。
重见的理由是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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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点头哈腰，还握了一下手。
　　请注意，握了一下手。
　　他的手心多了一块隐形小胶布，这个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小玩艺儿可以清晰无比地把对方的指纹“
克隆”下来。
轻轻一个动作就够。
　　如此，伊凡大帝钟楼26名神职人员的指纹，尽在我们可爱的聪明的黑头发却又是纯种俄罗斯人的
安德烈的掌握之中了。
　　五　　安德烈高兴得早了一点儿——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作案人的任何一点儿蛛丝马迹，就更别
说指纹了。
这也让他震惊和沮丧，因为这样一来采下来的26个人的指纹就等于说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使得我们可爱的安德烈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于是他又一次提出，要看一看钟楼珍藏的那些宝物。
这回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为了寻指纹。
没有窃贼的指纹，就没法与他已掌握的26个指纹做比对。
　　但他的要求再一次遭到拒绝。
修道士瓦洛佳给出了很合理的解释——宝物分别藏在专门打造的柜子里，那些没有丢失的宝物都各自
单独地放着，完好无损的锁头连被碰过的痕迹都没有。
请问您看这些宝物有什么用呢？
　　其实看看总比不看好。
但有了头儿的那些话，安德烈不敢态度强硬。
寻思了一会儿，他问：“这么说费奥凡·格列克的传世名画确实是单独放着的了？
”　　瓦洛佳都有些不耐烦了。
关于这个问题他已不知向安德烈说过多少遍了。
不过他也不想得罪安德烈，再说人家毕竟是来帮你破案的嘛。
　　于是他只能又重复了一遍：“费奥凡·格列克的画，准备过几天拿到扎格尔斯克展出，这幅从来
没有面世过⋯⋯”　　“请等一下。
”安德烈制止了瓦洛佳，他感觉自己似乎抓取到了一点儿什么，“你说这幅画从来没有面世过，对吗
？
”　　“是的。
”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见过这幅画的人除了你们教堂里的，再没有外人？
”　　“也可以这么说，但海关人员应该是见过的。
这幅画是海关罚没的。
画从中国走私过来。
”　　“我们的画，我们国家的宗教名画，怎么会跑到了中国去呢？
”　　瓦洛佳端了一下肩膀，说：“那可一言难尽了。
要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您只有亲自找我们大主教去谈了。
”　　安德烈不想去找大主教。
一方面他不愿意看老头那张地狱样的脸，更为重要的是，他现在没有闲心像小朋友那样，拿个小板凳
去坐着听一个老人讲一个絮絮叨叨的故事。
他的任务不是要了解宗教名画从哪儿来，而是要搞清这幅画现在去了哪儿。
　　瓦洛佳看出了安德烈的难处。
他忽然间想起了苗米和苗姆以及那枚曾挂在它们脖子上的圣诞节彩蛋，便把这个细节说给了安德烈听
。
　　有这等事？
安德烈听了果然吃惊。
问瓦洛佳，这枚彩蛋如果拿去拍卖，能值多少钱，大约⋯⋯　　瓦洛佳说：“不会少于10万美元。
”　　安德烈又吓一跳，他一辈子也赚不了10万美元呀，于是情不自禁地问瓦洛佳：“你分析分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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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贼为什么不把彩蛋也拿走呢？
”　　瓦洛佳一端肩膀，“谁知道呢！
”　　“彩蛋是同那幅画放一起的吗？
”安德烈问。
　　“当然，是要准备一块儿展出的。
”　　安德烈拍拍瓦洛佳肩膀：“走，带我去看看那两条狗。
”　　苗米和苗姆已恢复了常态。
见到了安德烈一阵低狺，有扑上来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样子。
这个细节更坚定了安德烈的信念，作案的一定是内部人，狗认识他。
　　他问瓦洛佳：“彩蛋在哪里？
我需要看一看。
”　　瓦洛佳这一回没有拒绝。
安德烈也就大有收获，他在彩蛋上取下了一个指纹。
由此可以判断窃贼百密一疏，把彩蛋往狗脖子上挂时，摘下了手套。
　　安德烈高高兴兴地带着他的两个下属回局里去了。
　　不过，事实再一次让他失望了——从彩蛋上取下的指纹与钟楼26名神职人员的指纹相对照，没有
一个是相同的。
哪怕一点相像的地方都没有⋯⋯　　案件首次陷入了僵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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